
劳动者最有力的大合唱劳动者最有力的大合唱
许强（第一批打工诗人、打工诗歌主要推动者之一）

1999 年暑假，做了四年乡村教师的我，和三姐

一起南下广东深圳，开始了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最开始是在一家生产端子的台资企业做机修工，厂

里员工的工资收入大都还不错，但这点不错的薪水

都是加班加出来的——晚上到十

一点是常态，零点以后也不是什

么稀罕事。除了春节时有三天假

以外，没有其他的休息日可以喘

一下气。因为工作任务重，休息

时间少，有的员工站着开早会时，

就像一截木头一样倒了下去。记

得在一个难得的调休日下午，我

趴在宿舍里，一口气写了近百行

的打油诗《加班、加班、再加班！》。

因为喜欢写作，神交了几位

人在广东、同样喜欢舞文弄墨的

朋友。大约是下半年的一天，我

独自一人带着一个装满书的大背

包和一个塞满生活用品的纸箱，辗转来到顺德

一个叫碧江的小地方。一个叫老泉的漂泊作家

在这里，他准备创办杂志，希望我能帮他忙。

在老泉的鼓励下，我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

里，用圆珠笔写，有时一天就要写完一根笔芯。

在本子上写完草稿修改好后，再工整地誊到方

格稿纸上。

我有个小收音机，晚上零点十分，是中央电

台文学节目“子夜星河”的开始时间，这个时候我

从来都还没睡，这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节目，

就像年少在老家时听江苏电台的“文艺天地”。

我希望自己在一直忙碌的打工路上“空白”一段时间，好

好休息一下，读读书充充电，写作，思考。

2006 年末，我应聘进入路桥区的一家五金拆解再

生龙头企业。每天骑着车从这座有着“再生金属之都”

之称的园区来回的时候，总会看到成群结队的拆解工

满身满脸油污地用板车拉着堆得高高的被肢解成各种

形态的金属块。他们的中餐大多是蹲在路边飞扬的尘

土里吃一碗两块钱的面条。

那些打工朋友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是我最关心

的——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想把我了解的故事用最

朴素、最真切的情感写出来。

2011 年 7 月，我受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

院主办，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人口基金

（UNFPA）协办的“中国青年农民工城市融入研

讨会”，在社科院的讲台上发表了关于农民工问

题的专题演讲，题目是：被围观的民工。这个标

题来自一个打工者对我说的一件事：他去参加

一个活动，被人“弄来弄去的”，感觉就像耍猴子

一样被人围观。

2009 年上半年，我申报的诗集《裸睡的民

工》成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年度签约项目。能够

成为签约作家，对我来说已是荣幸。诗集内容

收集了我在深圳、台州等地工作间隙创作的 92
首诗歌，描摹了当代社会背景下，打工一族的生

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作者希望，在低处的向下

的生活中，找到向上的路。”这是我在申报这部

作品时关于创作构思的最后一句话。我想，就

算找不到向上的路，最起码，我的这些文字对当

今时代的某一个面作了真实的记录。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 4040年来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关系的转变，，大量内地务工人员涌入南方沿海城市大量内地务工人员涌入南方沿海城市，，形成了城市化进程中一道别致的风景形成了城市化进程中一道别致的风景：：““打工潮打工潮””。。一代乡村青年一代乡村青年

放弃世代相袭的谋生方式放弃世代相袭的谋生方式，，走进城市走进城市，，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生存的艰辛不可避免地遭遇到生存的艰辛、、苦难苦难，，心理上的落寞心理上的落寞，，与外界的隔阂……一批文学爱好者由此提笔书写打工生活的真实诉求与外界的隔阂……一批文学爱好者由此提笔书写打工生活的真实诉求，，““打工文打工文

学学””初露端倪初露端倪。。

上世纪上世纪 8080至至 9090年代年代，，第一批第一批““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作者的优秀作品经过作者的优秀作品经过《《佛山文艺佛山文艺》》等期刊推出等期刊推出，，引起打工群体的广泛关注引起打工群体的广泛关注，，影响了一代打工人影响了一代打工人，，但这些直面现实的优秀文本及写作但这些直面现实的优秀文本及写作

者未能进入主流的视野者未能进入主流的视野。。随着时间的沉淀随着时间的沉淀，，一些打工写作者坚守在诗歌的阵地一些打工写作者坚守在诗歌的阵地，，并逐渐创作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精品佳作并逐渐创作了大量反映打工生活的精品佳作。。

本世纪初本世纪初，，在广东惠州的西湖在广东惠州的西湖，，承载千百万打工者心灵诉求的承载千百万打工者心灵诉求的《《打工诗人打工诗人》》报应运而生报应运而生，，一大批颇具实力的打工写作者在此汇聚一大批颇具实力的打工写作者在此汇聚，，通过通过《《打工诗人打工诗人》》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作品开始在全作品开始在全

国各大媒体亮相国各大媒体亮相————《《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中国青年》》以及以及《《诗刊诗刊》》等主流媒体或专业诗刊等主流媒体或专业诗刊，，相继介绍和推出相继介绍和推出““打工诗歌打工诗歌””。。

4040年来年来，，打工诗歌由最初的默默无闻到逐渐被主流诗歌创作群体所接纳打工诗歌由最初的默默无闻到逐渐被主流诗歌创作群体所接纳。。著名诗人著名诗人、、星星诗刊原主编杨牧这样评价星星诗刊原主编杨牧这样评价：：““打工诗歌拥有诗歌最重要的元素打工诗歌拥有诗歌最重要的元素———真—真，，他们的诗他们的诗

歌来自平民歌来自平民、、来自底层来自底层、、来自生活来自生活，，他们不是坐在屋子里面写生活他们不是坐在屋子里面写生活，，而是本身就泡在生活里而是本身就泡在生活里。。打工诗歌是纯天然的文学形态打工诗歌是纯天然的文学形态，，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添加剂。。””

工厂流水线日复一日的轮转工厂流水线日复一日的轮转、、城市里的漂泊城市里的漂泊、、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每一根跳动的心弦都可以变成诗歌的音符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每一根跳动的心弦都可以变成诗歌的音符。。许强许强、、柳冬妩柳冬妩、、李明亮李明亮、、唐以洪唐以洪、、张守刚等张守刚等，，作为自作为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出的第一代打工诗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出的第一代打工诗人，，他们是这一切的承受者他们是这一切的承受者、、目击者和见证者目击者和见证者。。他们的诗歌在亲历疼痛他们的诗歌在亲历疼痛、、唤起千万打工者的共鸣之后唤起千万打工者的共鸣之后，，继而找到了自己继而找到了自己

的生存方向的生存方向。。诗歌诗歌，，于他们于他们，，是自身打工岁月的情感寄托是自身打工岁月的情感寄托，，是思索是思索，，甚而成为他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甚而成为他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打工者们早已把城市当成第二故乡打工者们早已把城市当成第二故乡。。当有人还在为他们衣衫不整当有人还在为他们衣衫不整、、歪头沉睡的形象所不屑的时候歪头沉睡的形象所不屑的时候，，却不曾想在工地上汗流浃背的他们却不曾想在工地上汗流浃背的他们，，

早已是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早已是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在中国上亿的打工者群体中在中国上亿的打工者群体中，，写诗的人不过寥寥数人写诗的人不过寥寥数人。。然而然而，，社会需要读到这样的诗歌社会需要读到这样的诗歌，，因为透过这些诗歌因为透过这些诗歌，，我们可以我们可以

看到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看到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新市民新市民””。。或许或许，，打工诗歌打工诗歌，，作为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作为一种情感的交流方式，，会让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心会让新市民与老市民的心

贴得更近贴得更近，，让生活更融洽让生活更融洽，，让社会更和谐让社会更和谐。。

本版漫画本版漫画：：赵春青赵春青

打工诗歌，三亿打工人的时代印记
——见证“新市民”的文学家园

本报记者 周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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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一位失去联系的高中同学，通过微信

联系到我。他要感谢我 1996年在深圳对他的资助，

记忆像一个时光摄像机一下把我拉回在深圳打工的

经历。

人的一生有许多地点，让我们刻骨铭心。一想

起深圳万丰村的门牌，我心中说不出是爱、是痛、是

悲伤，还是夹杂着一丝温暖的苦涩回忆。谁也无法

想到，这个出租屋与我以后写作的打工诗歌有着必

然的联系。这些储存在一个人心中的厚重苦涩，发

酵着或渲染着打工诗歌的色彩。

1995 年我来到深圳。眼前呈现的一切落差，让

人晕眩。因为没办暂住证，头晚到深圳，第二天一早

我就被治安队员抓走，还好表姐

花 50 元钱，把我保出来了。那时

办个暂住证得 200 多元，哪来办

证的钱？

大学毕业后，我又来到了深

圳。由于学的是会计专业，工厂

都是招聘女生，重点是不会粤语，

工作不太好找。整天四处逃避治

安员的“逮捕”，跟巡逻队玩起了

“躲猫猫”。每次出门前，我总得条件反射地探

头四处张望。身无分文的我每天早出晚归，顶

着烈日当空的高温，为找工作而终日奔波。同

年除夕，我一贫如洗，用煤油炉熬稀粥，刚煮个

半熟就没煤油了，摸摸口袋，身无分文。看着别

人杀鸡宰鱼，我透过小巷的空隙仰望苍穹，一种

无端的悲凉涌上心头。

在空间狭小的出租屋里，我一气呵成写下

《在深圳流浪的日子》：“走在坚硬的粤语中 我

们四处碰壁头破血流/我们被冻僵的表情只有

靠依偎的乡音取暖”“我突然感到那白花花的米

粒，多像/母亲的泪水/是什么卡住了我/隐藏在

我的喉咙间/鱼刺一样/使我无法驱赶”……

对于正在经受挫败的打工者来说，诗歌无

疑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我最终决定，为打工群体的命

运鼓劲和呐喊！

我用敏锐的触觉，捕捉千万打工者的拼搏，坚韧的

刻刀在朽木上飞速行走，一首《铁钉》深深扎进了人们

心里，犹如成千上万根钢针，刺中无数脆弱的心灵。“要

拔出多少内心的痛，才能凑足一斤铁钉/要从身上拔出

多少汗水，才能凑足一日三餐/一根根铁钉能走多远，

一根根铁钉用民工的汗水和血泪解渴/铁钉，是生锈的

哑巴 ，泪往心里流。 ”

无需华丽的措辞，也不必过多的夸张和比喻。我

以一颗有着感同身受之心与工友们彼此慰藉、彼此激

励，我常想：“我不能保持沉默，要用我的诗记录这个时

代打工族的生存处境，呈现打工一族的内心呐喊。”

2001 年，我与几位朋友创办了后来著名的民间诗

报《打工诗人》，把全国各地的打工诗人汇聚在

同一面大旗之下。同时，编辑出版《中国打工诗

歌精选》选本，主办中国打工诗歌奖。我们在努

力为三亿群体留下自己宝贵的文化财富和鲜活

的时代记忆！2003 年我从广东到苏州，并选择

了在苏州定居。

打工诗歌来源于打工现场深处，它有砂纸

粗砺的真实之美。它的写作主流是打工个体最

真实的情感释放，任何一种文字，只要是完整的

表达或呈现个体的内心世界，它对个体而言就

是最美的。因为它充分地释放了个体内心的情

感，使个体得到了充分的燃烧，充分地燃烧就是

一种最耀眼的完美！

中国改革开放的土壤催生了打工现象的出

现，打工群体像潮水淹没了中国的所有城镇，像

钢筋水泥一样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一部分，打工

诗人就是那个扛着水泥深情歌唱的人。有了打

工诗人，才会有打工诗歌。在改革开放中，劳动

创造了打工诗人，打工诗人创作出了打工诗

歌。这是劳动者之歌，这是底层人民之歌，这是

世界劳工最有力的大合唱！

我的打工生活从 1989 年的湖北瓦庙开始。那

年在砖厂，我用板车拉湿砖胚，活不重，且好长时间

才轮到我拉一车。我每天有很多空闲时间。离我们

砖厂不远有一个书摊，专卖旧书、旧杂志。我有空了

就往那里跑。卖书的是个老头，他看我常去那里看

书不买书，就知道我是一个没有钱爱读书的外地人，

破例将书借给我拿回砖厂看。看的书多了，我就手

痒痒地写一些豆腐块了。

湖北那年的雨水特别多，砖厂常常没事做，以致

厂里几个月发不了工资，我们常吃

了上顿没下顿。于是我们又张罗在

厂外找零活，来勉强维持生活，好不

容易挨到腊月，在一个寒风刺骨的

日子，我卖掉从家里带去的被子作

路费，硬着头皮回到了家里。

1990 年的内蒙古风好大呀，漫

天飞起的沙子，打得我睁不开眼，捂

住脸，隔了一层布，脸还是被沙打得

生痛。从乌达新区到乌达煤矿要翻

过两座山，这条路，我熟悉得闭着眼睛就能走。

山下有家书店，我常常下班后到那里去，就是那

家书店，支撑着我在暗无天日的煤井里干了一

年。

井里的活脏、累，一天下井虽然只有八小

时，潜伏的危险时时威胁着我们，常常听到瓦斯

爆炸或煤气中毒致人死亡的消息。每天从井里

出来满身的煤灰包裹得我们没有人样。

1993 年 3 月，父亲把我送到离家不远的一

家汽车配件厂做冲压工。就是在那里，我一生

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刻骨

铭心的日子——1993年 5月 14日。

那一天我加夜班，在冲床上操作切边的过程中，因

冲床失去控制，切掉了我左手拇指以外的四个指头。

看着血淋淋的手，我大脑里一片空白。

在长达四小时的手术中，我咬紧牙关，强忍住痛。

看着医生用钢锯割去多余的骨头，身边照顾我的工友

被这残酷的现实吓得相继晕倒。

住在病房里，我整天除了看书，就是睡觉，有时还

唱歌。每天都有很多人陪着我，他们陪我笑、陪我唱，

虽然失去了指头是痛苦的，我还活着，我总是对他们

说：“活着就是好的。”

1994年 5月，在长长的见工队伍中，我被选进了坦

洲镇南洲皮革厂做一名普通工人，之后又做了保安。

做保安是很空闲的，每天值班八个小时，我便有

很多时间看书、写东西了。我那时没有想到文

学之类的东西，只想让自己空余时间有所寄托，

没想到我的一篇文章在《佛山文艺》变成铅字

了。在这之后，我创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诗歌。

2000 年 6 月，我的第一本诗集《工卡上的日历》

出版，在打工群体中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我

的打工诗歌创作由原先的内心宣泄或者心灵寄

托到后来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者说是一种责

任。我相信，只要有务工的存在，打工诗歌会永

远存在。

2007 年至今，我在家乡云阳县城培训学生

阅读写作。这些年来，我一直本着脚踏实地、埋

头实干的态度，得到了家长们及社会的认可，在

云阳有相当不错的口碑。这十多年来，虽然艰

辛，但也算平稳。周末给孩子们上课，平时批改

作文、看书、写作、行走。虽然身在家乡，依然是

那些漂泊的姿势。毕竟，漂泊是我诗歌创作的

最初动力。

那么多蛇皮袋子

被两条铁轨鞭子一样

赶在一起

穿越大地的腹心

躺在行李架上的

带着满身疲惫进入了梦乡

挤在过道里的

还在半梦半醒之间

蜷在座位下的

刚刚才钻进去

摇摇晃晃中

他们要通向工业区

去追赶命运的车轮

1993 年夏天，我在上海嘉定县打工，一个阴雨

天到书店购买了布罗茨基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

摩》、叶芝的《丽达与天鹅》、蒙塔莱的《生活之恶》等，

几部诗集同属于《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1993年 9月，我用二姐刘定芳用过的牛仔包，背

着这些书独自一人南下广东打工。1991 年，二姐与

两个表妹曾到东莞大朗镇蔡边工艺厂打工，由此，我

写下了第一首打工诗歌《颂诗》。1992 年，我高考落

榜后到东莞一玩具厂做杂工，年底回乡报名当兵，出

发那天，二姐用一个牛仔包帮我打点好行李，和在同

厂打工的妹妹、表妹把我送了很

远很远。那个寒冷的冬天，我没

有当上兵，也迟迟不敢写信把没

有当上兵的事告诉二姐。1993
年春节前夕，就在全家为二姐正

月初八出嫁准备好嫁妆的时候，

在从东莞回家过年途中，二姐与

表妹尚红、尚琴因车祸离开人世。那个天寒地

冻的春节，我写下了数十首诗歌哀悼她们。

我至今保留着 1993年 9月那张南下广东的

火车票。在大上海最炎热的几个月里，我修过

路，推过翻斗车，抬过大石，卸过船。天长日久，

一种叫胃溃疡的病，在我的身体内部展开了强

大攻势，我再也支撑不住自己的几块骨头了。9
月的那个深夜，我在上海的凄风苦雨中登上了

开往合肥的火车。下了火车，再坐几个小时汽

车便可回到家中，此时，我多么想立即踏上回家

的旅途。我捂着还有点疼痛的胃部，归心似箭，但又不

甘心就这样返家，让父母再多一次失望。我提着牛仔

包在合肥火车站整整徘徊了一天，仍举棋不定，不知何

去何从。命运再次把我抛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天黑

时，我茫然地登上了开往蚌埠的列车。最终的结果是，

我在蚌埠买到了开往广州的 209 次火车票。我那候，

我是一个被命运驱赶着的盲流，觉得自己就是城市上

空飘浮的一颗尘埃，飘飘浮浮，荡来游去，没有着陆的

地方。

经过几天几夜的辗转，我来到东莞，开始在一家刺

绣厂打工，然后到一家镇报当编辑。1994 年 4
月，我又到了东莞市文联主办的《珠江潮》杂志，

当起了“打工编辑”，主持“打工心声”栏目，狂热

地写着“打工诗”。1995 年第 5 期的《诗刊》，发

表了我的组诗《我在广东打工》，据说是《诗刊》

首次发表的打工组诗。我的“打工诗歌”几乎与

我的打工生活互为印证。

2000 年之后，我成了所谓的“打工诗歌评

论家”，在《读书》《新华文摘》等刊物发表几十万

字的“打工诗歌”评论，2006 年出版了《从乡村

到城市的精神胎记——中国打工诗歌研究》。

所有这一切，都是“1993 年”的一种延续，是 90
年代写作打工诗歌的一种延续。打工几乎凝聚

了我对这个世界全部的爱与情、痛与恨。没有

打工，我绝对是另一种意义的艰难和平庸。在

这个悖论中，我用“打工诗歌”寻找到了自己并

证实了自己。

那些离大地近的

熏染着泥土气息的事物

都是我所喜欢的

无论是苍翠的植被或低矮的云朵朵

还是羸弱的枯草或淌着冰凌的河水还是羸弱的枯草或淌着冰凌的河水

无论是辛劳的走兽鸟雀或游鱼蛇虫

还是扑面而来的飞蛾或耳边的一声

惊雷

只要它们终究会落回到地面上安家

哪怕和一轮满月的倒影擦身而过

我就没有理由不喜欢它们

只是在烙铁停顿的那一秒

我想了想

然后继续用烙铁

把一天烙得嗤嗤地

冒成一股烟

只是砰的一声躺在床上时

我想了想

来不及回味，就像一粒枣

被黑夜咽下

对于明天

我也这样停顿一下烙铁

只想了想

只是一粒锡渣

飞溅在心窝里的一触即逝的

疼痛

火车上的
蛇皮袋子

张守刚

喜欢
李明亮

故乡
唐以洪

注：
①许强在深圳的出租屋

②民间诗报《打工诗人》

③柳冬妩去广东打工的车票

④唐以洪在烟盒上写的诗

③③

①①

②②

漂泊是我诗歌创作的最初动力漂泊是我诗歌创作的最初动力
张守刚（第一批打工诗人）

我用打工诗歌寻找到自己我用打工诗歌寻找到自己
柳冬妩（第一批打工诗人、打工诗歌评论者）

写作是我自己最能做好的事写作是我自己最能做好的事
李明亮（第一批打工诗人）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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